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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

淡淡的月光如水般弥漫乡村，
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树梢像穿上了
一件件薄薄的白纱，要是在平常的
夜晚，还能听见草虫在低唱。

而今天晚上乡村热闹极了，等
着看戏的人们早已到了，他们端坐
在戏台下，戏台上白炽灯一亮，白炽
灯的光如同瀑布一般倾泻下来，全
场一片哗然。

那不大的台板更是被照得一片
赤白，在这毫无保留的照射下，一切
都纤毫毕现，没有可以逃遁的地方，
垂在戏台两侧的红丝绒幕布，明明
暗暗在厚重的布褶里流淌出一种天
鹅绒一般的光泽。

今夜演的是笑剧，一个鼻梁上
涂着白粉的丑角，已然在台中央蹦
跶开了。“嘿！”一声，嘶哑里透着油
滑与自得，只见他穿着一身宽大的
绸衫，不可耐的颜色，歪在一边的秀
才巾，随着他滑稽的步调一颤一颤
地抖动着，涂了白粉的脸上有两团
极不协调的猩红，一双圆溜溜的贼
眼“咕噜咕噜”地转得飞快，让人一
看就知道他属于浅薄之人，还带着
几分精明，带着几分猖狂。“我本是
胸无点墨一白丁，偏撞上，京城里开
科场……”他拖着柔软的腔调，扭着
身子，迈着方步，模仿着翰林学士的
派头，念着不成样的打油诗《登科》：

“白丁闯帝京，笔墨似鸡行。考官眼
如斗，只见白云轻。朱笔点蝌蚪，乌
纱罩雀鸣。三级风送屁，金殿滚雷

声。”紧接着是他自己对这首诗的评
价，“妙哉妙哉！俺这篇气吞山河，
定叫主考大人……拍案叫绝！”此时
台下爆出一阵阵哄笑，你看老太太
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老伯伯
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年轻人猛地从
椅子上站了起来，时不时地指着这
跳梁小丑，畅快而肆意的笑声里写
满了鄙夷。

当我的目光拂过戏台落到了稍
远的地方，那个一捊长须飘飘、端坐
着的考官，唱腔里尽是四平八稳的
官调，眼里尽是贪婪。

当银子送到管家的手里，管家
的眼睛一亮，还四处瞅了瞅有没有
别人看见，随即转身向着老考官，他
那对考官点头哈腰的虚伪又昏聩的
形象，尽显管家的奴才相。

考官见到银子，用双手捧着，旋
即抖进衣袖里，慢慢站起来，唱道：

“紫毫未落先觉重，袖里乾坤掌中
轻，十年文章沉水底，一枚雪云照眼
明。”台下的空气似乎有了异样的躁
动，那卖茶的老汉盯着台上考官藏
银的袖口泯然一笑，老太太老伯伯
异口同声地骂道：“哎，见钱眼开的
老东西！”然后慢慢垂下眼帘，接着
看戏里的下一个情节……

曲终人散时，台上那一片辉煌
的、结构分明的光之城堡瞬间轰然
倒塌，无边的夜吞噬着戏里戏外的
百态与万象，只给观众留下一幅幅
活生生的戏幕，当下一场戏来临
时，这一片土地又会在某个夜晚热
闹起来。

■马延灯

在校园围墙边，有一道独特迷人
的风景——一株炮仗花。在略显规
整的校园布局中，这株肆意生长、热
烈绽放的炮仗花，以其明艳色彩和独
特姿态，打破了常规的单调，成为校
园里一抹别样的亮色。几年前，李校
长从花圃买来炮仗花苗，种在围墙
边，它便在校园一角安了家。

炮仗花，又称爆仗花、黄鳝藤、金

珊瑚、黄金珊瑚、火焰藤，属于紫葳科
炮仗藤属。时光流转，这株炮仗花也
在校园里逐渐成长。每年花期一到，
炮仗花便如被点燃般热烈绽放。其
花朵形状别具一格，色彩鲜艳，给人
以热烈、红火之感。橙红的花朵紧密
簇拥，一串串、一簇簇，热烈张扬。它
们沿着墙壁、顺着支架攀缘，宛如喜
庆的炮仗，为整个校园增添了明艳又
温暖的色彩。

微风轻拂，炮仗花仿佛接到舞会

邀请，欢快地摇曳起来。每一朵花都
化作灵动的舞女，橙红色裙摆随风旋
转。有的花朵微微颔首，似向微风行
礼；有的左右轻摆，仿佛与风嬉戏；还有
的轻轻扬起，宛如舒展着柔美身姿。花
瓣相互摩挲，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在
轻声诉说着校园里的生动故事。

在炮仗花的映衬下，校园里充满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大课间，孩子们
尽情嬉戏。几个小男孩猫着腰，蹑手
蹑脚地靠近炮仗花，眼睛瞪得溜圆，
生怕惊走那一抹艳丽。“哇，这朵花好
漂亮！”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忍不
住压低声音惊呼，手指轻点向一朵半
开的花，指尖几乎触碰到花瓣又停
住，似乎怕弄伤这份美好。“嘿，这算
啥，旁边那朵更大更艳呢！”另一个胖
墩墩的高年级男孩不服气地小声争
论。而女孩子们则围在一起，小心翼
翼地捡起掉落的花瓣，捧在手心。“我
要把花瓣夹在语文书里，这样每次翻
开书都能看到它。”一个扎着小辫子
的眼睛亮晶晶的女生说。“那我就夹
在美术本里，画画时也能想起它的
美。”旁边戴眼镜的小姑娘附和道。

孩子们在花下的欢乐场景，也吸
引着老师们的目光。有的老
师手拿教案，脚步不自觉地
朝炮仗花方向挪几步，目光
柔和。“这炮仗花，一年比一
年开得热闹。”任教毕业班
的老教师感慨道，眼神里满是对岁
月的感怀。“是呀，看着它们就觉得
充满青春与活力。”旁边年轻的翁
老师笑着应和，声音清脆。刚毕业

不久的沈老师拿起手机，按下快门，
拍下这美丽瞬间。而有的老师则轻
轻闭眼，深吸一口气，让淡淡的花香
沁入心脾。

无论是孩子们的欢笑，还是老师
们的喜爱，都围绕着这株炮仗花。它
见证着校园的四季更迭，看着孩子们
在这里成长，也看着校园在岁月中变
迁。它犹如校园里默默的守护者，用
每年一季的艳丽，装点着这一方小天
地，为校园增添了灵动与诗意。

这株炮仗花已成为校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校内一道美丽
的风景，更是校园文化的生动体现。
它承载着孩子们纯真的欢乐与憧憬，
也凝聚着老师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忱
与坚守。正因这份美好，它在校园师
生心中，留下
了 难 以 磨
灭的印记。

■刘芷境

木偶的悲喜，系于他人指尖。
看戏的人，或许会在某一刻惊觉：世
间芸芸众生，都被许许多多的丝线
牵着行走。

看台上那木偶将军顶盔贯甲，
背插四面红旗，一举一动都威风凛
凛，连颔下根根飘动的长须，都透着
怒意。可您若把眼往上头一抬，便
瞧见“破绽”了——操纵它的老师
傅，指尖拨弄着丝线，正与那台上的

“大人物”一同咬牙切齿。
这便有趣了：您说，到底是那木

头人在发怒，还是这老师傅在生
气？看客的情绪，也就在这真假之
间荡来荡去，忽而被木偶的悲欢牵
着走，忘了它是木胎；忽而又为师傅
的精妙手法叫绝，看那木头如何被
赋予了魂灵。这真假虚实，便是木
偶戏的头一趣。

这“虚实相生”的趣味，在“以简
代繁”的时候，就更显巧思了。木偶
戏的舞台不大，家伙什也简单，可它
要表现的世界却一点也不小。一叶
扁舟如何表现？不少戏里并不会真
做条船来，老师傅让掌舵的木偶微
微屈膝，身子一起一伏，做那随波荡
漾的姿态，另一只手做着摇橹的动
作。您再瞧那空荡荡的“水面”——
其实什么也没有。可台下的看客，
仿佛就见到了粼粼的波光，听到了
潺潺的水声。至于那驰骋着的千军
万马，更见奇绝了。三四个立偶，在
老师傅手里急速地交错换位，配上

急促的锣鼓声，那阵势，竟让人觉得
是千军席卷而来。烟尘蔽日，虚空
里生出实感，简约中透着丰盈，全凭
您心领意会，看客若不调动自个儿
的想象，这戏便失了一半色彩。

不过，木偶戏最绝的“险招”，还
得数那“人偶同台”。平常戏里，演
员便是角色。木偶戏偏不，师傅和
木偶常常一起“亮相”：小木偶耍罢
一套枪花，得意扬扬间，忽地失手掉
了枪。台下正惊呼，却见那老师傅
不慌不忙，弯了腰，替它捡了起来，
顺手还似嗔怪地，轻轻拍了拍木偶
的小脑袋。这一下，台下保准哄堂
大笑。这笑，不是嘲笑，而是会心
的笑。那一刻，操纵者与被操纵
者，长辈与孩童，人与物，那层无形
的隔膜被“啪”的一下戳破了，生出
一股子格外的亲昵与鲜活。您说，
这到底是木偶在演戏，还是那位亦
庄亦谐的老师傅在演戏？这木偶
戏的滋味，就在亦人亦偶、浑然一
体的片刻达到了巅峰。

所以说，看木偶戏，您不能光用
眼看，还得用心去添补，用情去勾
连。看那三尺红毡上，几根丝线，几
截木雕，便能演绎尽人间百态。这
拙朴里的精巧，这限制中的自由，这
无情物被点化出的多情，才是木偶
戏真正耐人寻味的趣味所在。

戏罢散场，丝弦渐歇，木偶归
寂，可那指尖绕出的温度，早落在看
客心口：掌线人总能把人间的嗔喜、
烟火的暖凉、尘事的聚散，捻成了一
首首鲜活、灵动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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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台上下 木偶戏趣谈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